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法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大仲马的著名小说 布拉热龙

子爵 的第一部  

火枪队队长达达尼安 因不满当朝宰相马扎然的独断专行

国王路易十四的软弱无能 和同情英国流亡国王查理二世的不

幸遭遇 毅然辞职 带领一支十人小分队去英国 准备绑架蒙

克将军 帮助查理二世复位 与此同时 达达尼安的莫逆之交

阿托斯 也去了英国 打算说服蒙克将军 准许他取回先王查

理一世埋在其营地内的一百万金 两位好友如愿以偿 他们的

赤胆忠心 终于使查理二世重登王位  

消息传到法国 整个王室大为震惊 此时 马扎然已病入

膏肓 行将就木 正为自己搜刮来的财产的继承权所苦 不能

安心瞑目 总管柯尔柏出谋划策 献上妙计 终于使难题迎刃

而解 为了回报柯尔柏 马扎然在临终前向路易十四荐举了他

从此 路易十四亲自执政 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 太阳王 朝

代  

小说情节曲折生动 人物栩栩如生 对话妙趣横生 心理

描写细致入微 堪称一部兼有文学性 趣味性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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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书 信

一六六 年五月中旬的一天 上午九点钟 阳光已经很热

晒干了布卢瓦宫堡桂竹香上的露珠 这时候 有一小队人马过

桥回城了 他们一行三人 还有两个少年侍从 在护城河边散

步的人见了他们 并没有特别的表示 只不过举手敬个礼 然

后用全国最规范的法语 表达这样的想法

王爷打猎回来了

仅此而已

其实也不尽然 就在这队人马从河边陡坡向宫堡攀登时

好几个矮胖的买卖人走到最后一匹马跟前 端详挂在马鞍上扎

住嘴的大小飞禽

这些闲人看清楚了 便土里土气地直言 表示他们瞧不起

这样差劲的野味 他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番 认为放鹰打猎

好处不大 议论完 便各自忙自己的事去了 闲人当中 只有

一个胖脸蛋的快活小伙子还在纳闷 王爷爵禄丰厚 爱怎么取

乐都行 干吗偏偏满足于这种无聊的消遣

有人当即回答他 你还不知道吗 王爷的主要消遣 就是

闲闷无聊

那快活的小伙子听了耸耸肩膀 又打了个手势 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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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清楚不过

要是这样的话 我宁可当个傻小子 也不当什么王爷

说罢闲话 各人又干各人的去了

王爷骑马回宫 一路上神色怏怏 又气派十足 当时如果

有旁观者的话 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选中了这么个快活

的城市 来尽情发泄他的烦闷 布卢瓦的市民是绝不肯原谅他

的 因此 每逢瞧见这位没精打采的贵人 他们就打着哈欠悄

悄避开 再不就把脑袋缩进屋里 不愿意看那张苍白的长脸

那种滞钝的眼神 那副懒洋洋的体态 免得自己受影响 也想

打瞌睡 这样 这位端庄凝重的亲王哪怕偶尔出来 看见的多

是空荡荡的大街小巷

然而 就布卢瓦的居民来说 这样目无权贵是很不应该的

因为 王叔乃是一国最尊贵的人物 可谓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甚至还在至尊的国王之上呢 本来就是嘛 路易十四奉天承运

有幸为路易十三的哲嗣 成为当今的国王 而王爷也奉天承运

有幸为亨利四世 的世子 贵为当今的王叔 所以 这位加斯

东 奥尔良王叔殿下 居然选中布卢瓦城 并把王府设在诸侯

的故宫 岂不是这个城市得天独厚 理应引为莫大的荣宠吗

可是 这位尊贵的亲王似乎命中注定 他无论到哪里 总

引不起百姓的注目与景仰 对此他也习以为常了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 他才显得既百无聊赖 又安之若素

然而 他在上半辈子却是个风云人物 任何人眼看着十来个最

知心的朋友 一个个被押出去斩首 总难免要有些烦恼吧 而

自从马扎然当政以来 却从未砍过一个人的脑袋 王叔没事儿

干了 身心不免受些影响

可想而知 这位可怜亲王的日子实在没趣 一早起来 或

者到勃夫隆河畔 或者到舍维尔尼树林去打打猎 然后径直渡

过卢瓦尔江 不管胃口好不好 在香堡用午餐 而布卢瓦城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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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呢 直到他下次再行出猎 就再也听不见谁议论他们的王爷

了

这乃是王府外面的沉闷气氛 至于王府里边呢 读者如有

闲情逸致 可以和我们一起跟随这一小队人马 登上那兀然雄

峙的王府阙门 去看个究竟

王叔胯下一匹神骏的小坐骑 鞍鞒宽阔 上披弗朗德勒出

产的红丝绒 双镫呈靴形 坐骑的毛色介于红黄之间 有点象

虎豹的皮色 王叔身穿大红绒上装 与披肩及马背披挂的颜色

十分协调 也只靠这套红颜色的装束 人们才能从三个骑马人

当中 认出他们的王爷 另外两个人 一个穿紫 一个着绿

穿紫的在左 是王爷的御马监 着绿的在右 是王爷的狩猎虞

候

后随两名少年侍从 一名架着两只鹞鹰 一名斜挎猎号

行到离王府二十来步远 那少年侍从才懒洋洋地举起号角 呜

嘟嘟地吹了几声 王爷既然无精打采 他周围的人做起事来

也就一律打不起精神

在四方大院的阳光下闲走的八名护卫 听到号角一响 赶

忙操起钺斧站好 而王爷也就庄严隆重地进了府门

等他进入府门 消失在深宫大院 几个从林荫路跟到府门

的闲汉 也都停下来 对着马鞍上架着的猎鹰指指点点 发表

一通议论 接着分头走散 这下子 王府外面的街道广场 王

府里面的院落庭除 重又空空荡荡 一片寂静

王爷一言不发 翻身下马 走进寝宫 由侍者服侍更衣

这时候 王妃还没有派人来请命午餐 他便在一张长椅上躺下

睡得象夜晚十一点钟那样酣甜

院子里的那八名护卫 深知这一整天的差使已经圆满结束

便躺到石凳上去晒太阳 马夫将马牵进马厩 这样一来 整个

王府 可以说是跟王爷一样 全进了黑甜乡 只有丁子香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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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只小鸟 尚在快活地啁啾嬉戏

在这一片静谧中 蓦地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一两个睡

意正浓的仗钺卫士 居然睁开了一只眼睛

笑声是从府中一扇长窗传来的 时近中午 阳光把烟囱的

影子送到庭院的一片明亮的大三角里 同时也照亮了那扇长窗

窗外是小巧的阳台 在阳台的镂花铁栏杆里 摆着一盆红

丁子香 一盆报春兰 一架早蔷薇 蔷薇叶晶莹碧透 青翠欲

滴 叶丛中几点嫩红 显然是刚吐出的花蕾

明亮的长窗里面的那间卧室 摆着一张方桌 桌上铺着哈

莱姆织造的大花古老台毯 桌子中央有一个长颈陶瓶 里边插

着铃兰和鸢尾 桌子两侧 坐着两位年轻姑娘

两位姑娘的神态有点别致 倒象从修道院里逃出来的两名

学生 其中一个 胳膊肘撑在桌上 一手握笔 在一张荷兰细

纸上写字 另外那个姑娘跪在椅子上 身子探过椅子靠背 脑

袋伸到桌子中央 瞧着她的女伴写字 两个人叽里哇啦 又逗

又笑 一声高似一声 吓飞了桂竹香丛中的小鸟 惊扰了王府

亲兵的好梦

我们既然描绘了一些人物的肖像 如果读者不嫌絮烦 我

们倒还想在本章中 再勾勒出两帧肖像

趴在椅背上的那个姑娘 就是爱闹爱笑的那位 大约

有十九 二十来岁 人长得十分标致 乌发如漆 肤色微棕

明眸黛眉 光艳照人 特别是她那副朱唇 赛似珊瑚般猩红

越发衬出如颗颗珍珠的皓齿

她的动作有如演滑稽剧 不象生活当中的举止 而象安了

弹簧似地蹿蹿跳跳

正在写字的那位 眼睛湛蓝明澈 恰如这天的晴空 金发

略呈银灰色 卷得淡雅宜人 一簇簇柔软的发丝 垂在她螺钿

般光润的面颊两侧 写字的纤手略显瘦削 表明她还是个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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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 她瞧着她那位活蹦乱跳的女伴 每逢女伴咯咯大笑 她

就耸耸双肩 心中仿佛不以为然 她的双肩洁白如雪 轻盈婀

娜 富有诗意 然而同她的双手与胳膊一样 略欠丰腴之感

蒙达莱 蒙达莱 她终于叫道 但声音听起来象唱歌一

样柔和温存 你笑得太厉害 简直象个男的 让那些护卫先生

听见不说 万一王妃叫人 咱们连铃声也听不见了

那位叫蒙达莱的姑娘听到劝告 还是不住地笑 不住地比

划 嘴上回答说

路易丝 亲爱的 你说的不是心里话 你明明知道 你

所说的那几位护卫先生 其实睡得正香 就是放炮也吓不醒他

们 你也明明知道 王妃摇起铃来 连布卢瓦大桥上的人都听

得见 所以 她有事叫我 我当然也能听见 你要写信 就嫌

我笑吵你 又怕象过去那样 我们笑得声音太大 把你母亲圣

雷密夫人招来 她蹑手蹑脚一来 就要发现桌上铺的这张大纸

头 而你在上面只写了拉乌尔先生几个字 时间却花掉了一刻

钟 不过 你还是对的 亲爱的路易丝 在这几个字后面 你

还可以写许多许多话 许多许多意味深长 象火一样热烈的言

词 好让你亲爱的母亲 圣雷密夫人瞧见大发雷霆 嗯 对不

对 说呀

蒙达莱说着 笑得越发凶 挑逗得越发起劲了

这一下子 金发姑娘可当真恼了 也不管信纸上那几个娟

秀的字 拿起来一把撕了 手指头哆哆嗦嗦地把纸团成一团

扔到了窗外

得了 得了 蒙达莱姑娘说 小绵羊 小圣婴 咱们

的小白鸽 生气啦 别怕 路易丝 圣雷密夫人不会来的

就算来了 还有我呀 你知道 我的耳朵尖着呢 再说 给有

十二年交情的老朋友写写信 不是名正言顺的吗 何况信的开

头 写的只是拉乌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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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 好啦 我不给他写就是了 路易丝说

唉 我这个蒙达莱呀 自讨没趣了 爱开玩笑的棕发姑

娘笑不住声 说道 算啦 算啦 再拿张纸 把咱们的信写完

哎呀 铃儿当真响了 也真会赶时候 哼 活该 让王妃娘等

着吧 要不 今天上午就别使唤她的首席宫人了

铃儿真的在丁零零地响 王妃梳妆停当 要请王爷搀她去

餐厅

这是王府里的一项隆重的礼节 王爷 王妃一道用罢午餐

便分开 直到正餐时候才再次见面 正餐在下午两点钟 天天

如此 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铃声一响 大院左边的御厨房门大开 两名管家率领八名

厨子 抬着一桌酒席出来 菜肴上都扣着白银盖钟

两名管家里 有一名看样子身分较高 他用手中的小棍儿

杵杵在石凳上酣然大睡的护卫 甚至不惜屈尊 操起护卫身边

靠墙立着钺斧 亲自塞在睡眼蒙 的护卫手里 这样一来 那

名侍卫一声不吭 马上跟随一名少年侍从与两名管家 把王爷

的御膳护送至餐厅

御膳所过之处 卫士都纷纷举起兵刃致敬

这种礼仪尽管早已司空见惯 蒙达莱姑娘和她的女伴仍然

趴在窗口 仔仔细细地从头至尾观赏了一遍 其实 她们倒不

是看新鲜 而是要看个究竟 好放心不会再有人来打扰 因此

一等厨子 卫士 少年侍从 管家走了过去 她俩便回到了桌

旁 这工夫 阳光移了位置 刚才照着这一对花容玉貌 现在

却只去照窗外阳台上的丁子香 报春兰和蔷薇藤了

嗨 蒙达莱坐下来说 没有我 王妃照样用午餐嘛

哼 蒙达莱 你会受罚的 路易丝说着 又轻轻地坐回

了原位

挨罚 哼 是得挨罚 罚掉一次散步 这样的处罚 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7 

还求之不得呢 坐在那辆大马车里 高高地趴在窗口 一路尽

是车轮压出来的坑坑 车子一会儿向左扭 一会儿向右摆 两

个钟头走不了两哩 路 折腾一趟返回来 打从宫堡偏殿的窗

下经过 就是当年玛丽 德 梅迪西斯住过的那个房间 王妃

总少不了要说上两句 玛丽王后就是从那儿逃走的 谁想得到

啊 窗口离地面四丈七尺 那位王后还带着两个王子

三个公主 呢 这也算得上消遣 路易丝 我宁愿天天

受罚 罚我跟你呆在一块儿 写这样有意思的信 那就更好了

蒙达莱 蒙达莱 人人都有个职守嘛

你倒说得轻巧 我的心肝 敢情你在王府里自由自在

不用干事儿就得恩典 谁比得了 我这正式宫人还不如你呢

这还不是王妃特别喜欢你的继父 爱屋及乌嘛 所以 王府虽

然死气沉沉 你倒象只小鸟飞来飞去 咂咂清风 叼叼鲜花

啄啄子粒 什么差使也不用当 什么麻烦也轮不到 还来说什

么有职有守 说实话 我的娇懒的美人儿 你的职守是什么呀

无非是给一个相貌堂堂的拉乌尔写写信 可是 瞧你连信都不

写了 在我看来 你不也有点玩忽职守吗

路易丝用手托住香腮 严肃而又天真地说

我享点福 你就抱怨 能忍心吗 以后有你的好日子过

你是王府的人 等王上结婚 就会召回王叔殿下 到那时 你

就能亲眼看到宫廷的盛况 拜见国王 大家都说王上天姿俊伟

一表人材

而且 我还能见到拉乌尔 他不是跟在孔代亲王的左右

吗 蒙达莱调皮地添了一句

可怜的拉乌尔 路易丝感叹了一声

所以 现在给他写信 正是时候 来吧 亲爱的美人儿

他的名字还在刚撕掉的纸上闪闪发光呢 重写吧

她说着便把笔递过去 妩媚含笑地推推路易丝的手 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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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很快又把名字写上 问道

现在写什么呢

现在写你的心里话 路易丝 蒙达莱回答说

你能肯定我心里有话吗

你心里有个人 这还不是一码事儿 也许更危险

你真的这么想 蒙达莱

路易丝 路易丝 你这双湛蓝的眼睛 跟我去年在布洛

涅看见的大海一样深邃 不对 我比错了 大海是阴险莫测的

你的眼睛象蓝天一样深邃 瞧 就象咱们头顶上的青天

好吧 你既然这么善于观察我的眼睛 那就请告诉我

蒙达莱 我到底想些什么

首先 你想的不是 拉乌尔先生 而是 我亲爱的拉乌

尔

噢

先别忙着脸红呀 咱们就写 我亲爱的拉乌尔 你恳切

地要我给你往巴黎写信 因为你在孔代亲王那里当差 你在那

里一定十分无聊 不然就绝不会念起一个幼年的乡亲 以便消

愁解闷

路易丝霍地站起来 含笑说

不对 蒙达莱 不对 这些话 没有一句是我心里的

瞧 这才是我的心里话呢

她说着 毅然拿起笔来 畅快地写了下面的话

您向我要个纪念物 您的要求 如果不显得那么迫切

倒会叫我十分伤心的 这儿的一切 都叫我想起咱俩的童年时

代 可是 流光荏苒 一去不返了 再没有任何时光 能代替

心中怀念的那些美好年代

蒙达莱瞧着飞舞的笔尖 倒看着笔下泻出来的字句 不禁

鼓起掌来 连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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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哇 这才叫直率 这才叫情意 这才叫文采呢 让那

些巴黎人也开开眼 亲爱的 瞧瞧布卢瓦的文风

他非常了解 路易丝说 对我来说 布卢瓦曾经是天

堂

这正是我的想法 可你说起来 就象天使一样中听

蒙达莱 我这就写好了

路易丝说着 果然又往下写

您说您想念我 拉乌尔先生 对此我很感谢 不过 您

这话并不出乎我的意外 我很清楚 咱俩的心 有多少次曾在

一起跳动

哟 哟 蒙达莱叫起来 留神哪 我的小羔羊 你把

羊毛随便地撒 那边可有狼呀

路易丝正要答腔 从王府门楼下忽然传来一阵疾驰的马蹄

声

蒙达莱走到窗口 说道 怎么回事儿 嘿 天哪 好一个

英俊的骑手

啊 拉乌尔 路易丝失声叫道 她跟蒙达莱走到窗口一

看 脸刷地白了 心跳气促 颓然坐到了没有写完的信的旁边

我敢说 蒙达莱高声说 这才是机灵的情人 正好在

节骨眼上来了

你离开窗口 求求你离开窗口 路易丝低声说

嗳 他不认识我 让我瞧瞧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亨利四世 法国国王 1589 1610年在位 死后其子路易十
三世继承王位 在位时间为 1610 1643年 路易十四世在位时
间为 1643 1715年 译者 

 法国古里 大致等于两公里 译者 
 玛丽 德 梅迪西斯 1573 1642 法国王后 亨利四世的
妻子 其子路易十三继承王位 因她干预朝政 把她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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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信 使

蒙达莱姑娘讲得有理 那位青年骑手确实长得可人意

他年纪大约二十四 五岁 身材颀长 相貌英俊 一身好

看的军装 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精神 他足登高筒宽靴 更显

得矫健 即便蒙达莱姑娘女扮男装 也不会嫌弃这样的靴子的

来客用细长而有力的手一挽 就把奔驰到大院中央的坐骑勒住

另只手举起插着羽翎的大沿帽子 露出一张庄重而带点稚气的

脸

王府卫士听到马蹄声响 睡意全消 马上都站起身来

来客待一名卫士走到马跟前 微微哈腰 说道

信使求见王叔殿下

他说话的口齿那么清晰 用词那么简炼 连躲在窗子后面

的两位姑娘也听得很真切

卫士听了 连声叫道 喂 喂 队长 来了个信使

喊虽喊 这位忠厚的卫士心里却有数 什么队长也喊不出

来的 他们唯一能出面的队长 住在王府后院的一座小巧的宅

子里 宅子正对着花园 因此 那卫士喊了几声 马上又补充

道

差官 队长在查哨 他不在 可以去通禀总管圣雷密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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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圣雷密先生 来客脸上一红 跟着重复一句

您认识他

唔 认识 请您告诉他 尽快向王爷禀报 我来了

看来事情很紧急 卫士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但又很想让

来客答腔

信使只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我这就去找总管 卫士说

年轻人翻身下马 其余的卫士都围拢过来 好奇地瞧那匹

骏马的一举一动 去禀报的卫士回转身来 问道

对不起 差官 您尊姓大名

布拉热龙子爵 孔代亲王派来的

卫士深深行了个礼 听了这位在罗克卢瓦与朗斯打胜仗的

将官的大名 他仿佛长出了翅膀似的 轻快地奔上台阶 向待

客厅走去

布拉热龙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马拴在台阶铁栏杆上 德 圣

雷密先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了 他一只手捧着大肚子

另只手却象渔夫摇船似的 划着院落里的清风 嘴里叫道

呵 子爵先生 您到布卢瓦来啦 太好啦 您好 拉乌

尔先生 您好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德 圣雷密先生

德 拉瓦尔夫人 唔 我是说德 圣雷密夫人 见到

您该多高兴呵 来吧 王爷正在进午餐 要不要打搅他呢 您

送的信 特别要紧吗

也要紧 也不要紧 德 圣雷密先生 不过 稍有耽搁

就会引起王爷的不快

既然如此 咱们就犯一犯禁吧 子爵先生 来吧 再说

王爷今天心情特别好 而且您又带来了消息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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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消息 德 圣雷密先生

好消息罢 我猜想

好极了

那就快来 快来 老人家叫道 一边跑一边整理衣裳

拉乌尔手里拿着帽子 跟在后边 马刺在大殿的地板上敲

出庄严的声响 倒叫他略感心惊

客人刚进入深宫 大院楼窗重又现出俏影 两位姑娘悄声

细语 谈得越发起劲了 足见两个人的心情有多么激动 不一

会儿 她俩便作出决定 那位棕发姑娘倏地不见了 另外一位

躲在阳台上的花枝后面 透过枝叶缝隙 凝眸审视布拉热龙进

府时走过的台阶

来客却不知道 自己引起了别人那么大的好奇心 只顾跟

着总管朝前走 忽听见急促的脚步声 水晶饮器与碗碟的叮当

声 又闻到美酒炙肉的香味儿 便知已经到达

少年侍从 侍役 卫队官佐 都聚在餐厅边上的配食厅里

一见客人来到 个个恭迎施礼 殷勤周至 表明这个礼仪之邦

果然名不虚传 有几位本来认识拉乌尔 其余的也知道客人从

巴黎来 他们都停下手中的活 目接贵客 连上餐都中断了一

会儿

情况是这样的 一名少年侍从正给王爷斟酒 一听见隔壁

屋里马刺响 便憋不住孩子气 回头张望 竟不知手里的酒不

是往王爷的杯子里倒 而是直往桌布上浇

王妃却不象王爷那样别有所思 她发现少年侍从的粗心大

意 便说

怎么啦

怎么啦 王爷也说 出什么事儿啦

德 圣雷密先生乘机从门口探进了脑袋

为什么打扰我 加斯东亲王说着 又把一大盘鲑鱼拖



 13 

到面前 鱼块又大又厚 从班博夫港和圣纳泽尔港沿卢瓦尔江

逆流而上的鲑鱼 从来也没见过长得这么大的

巴黎来了个信使 唔 不着急 等王爷用完餐再说 德 圣

雷密先生说

巴黎 王爷失声叫道 手里的叉子啪嗒掉在桌上 您

说 巴黎来了一名信使 是谁派来的

孔代亲王派来的 总管急忙回报说

亲王的信使 加斯东王爷说 他慌张的神色 瞒不过

任何一个在场的人 也越发引起大家的好奇

王爷也许错以为 当年搞密谋的得意时代重新来到 那时

节 门上有什么响动 也会叫王爷心惊肉跳 随便一封信里都

可能装有国家机密 每一名信使都会传递一件阴森可怖 勾心

斗角的图谋 也许 孔代亲王的大名 在王府里引起了幽灵似

的回响

王爷推开了菜盘

总管问道 我让来人等一等吧

王妃瞧来一眼 王爷壮了胆子 答道

不 马上请进来 来人到底是谁呀

本地一位贵族 德 布拉热龙子爵

是吗 很好 很好 快请 圣雷密 快请

王爷用通常的庄严口吻 说了这几句话 又用独特的眼神

看了看左右近侍 当下 少年侍从 护卫官 虞候 都慌忙放

下餐巾 刀叉 酒樽 乱哄哄地往偏殿撤去

等到拉乌尔 德 布拉热龙跟随德 圣雷密先生过来 这

一小队侍从便分站两边 让来客在他们中间走过

王爷在左右无人的一瞬间 已经摆出一副外交家的气派

凝然正视 让总管把信使带到面前

拉乌尔走到餐桌下首 停住脚步 刚好站在王爷和王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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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坐席中间 然后向王爷深施一礼 再向王妃毕恭毕敬地行

了礼 这才直起身子 等候王爷问话

王爷也等着餐厅的门都关严实 但又不便回头察看 免得

有损尊严 只好倾听门锁的响声 门锁一响 他才稍感放心

起码表面上能保持机密

等门关好 王爷才抬眼看着德 布拉热龙子爵 问道

听说 您是从巴黎来的 先生

从巴黎刚到这里 殿下

王上安好

陛下圣体康泰 殿下

太后呢

太后仍感胸痛 不过 这个月来略轻些

听说是孔代亲王派您来的 这话恐怕传错了吧

没有传错 殿下 亲王命我给王爷呈送一封书信 并候

回音

拉乌尔见王爷态度冷淡 盘问细琐 有点沉不住气 嗓音

不知不觉低了下来

王爷忘了这种气氛是他自己造成的 反而越发心慌

他接过孔代亲王的来信 惊恐地看了一眼 象拆一件可疑

包裹似的 将信封拆开 然后转过身去默默阅读 好不让任何

人看出自己脸上的反应

王妃瞧着这些动作 心里慌得同王爷不相上下

拉乌尔声色不动 见两位王亲不再盯着自己 便站在原地

从敞开的窗户望去 看看花园的景色及尊尊雕像

王爷忽然容光焕发 含笑高声说 嘿 真是料想不到的喜

事 亲王的信真动人 请看 夫人

餐桌太宽 王爷递信 王妃接不到 拉乌尔赶忙当了传递

人 他的态度温文尔雅 王妃非常喜欢 竟屈尊蔼然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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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大概知道来信的内容吧 加斯东亲王问道

知道 殿下 亲王本来是叫我带口信的 后来想了一想

才拿起笔来

字体龙飞凤舞 无奈我看不明白 王妃说

您念给王妃听听 好吗 德 布拉热龙先生

是呀 先生 请您念给我听听

拉乌尔开始念信 王爷又仔细地听着

殿下

王驾起程前往边境 您想必已经知悉 王上大婚即将

成约 王上钦赐恩宠 命我总领旅途一应事物 据我了解

王上极愿在布卢瓦逗留一日 敢恳殿下容我号下尊王府

以备王上寝歇 万一事出仓促 有所不便 还恳殿下即命

来使回报 来使德 布拉热龙子爵是我的部将 王驾行程

将取决于殿下的明断 也可取道旺多姆或罗莫朗丹 不再

经过布卢瓦 信中的请求出于至诚 只想博得殿下欢心

敢望殿下明鉴

王妃边听 边频频目测王爷的反应 然后说 对我们来说

没有比这再高兴的事了 王上到这儿来 她说这句话时 嗓门

也许提得高了一点儿 不大宜于保密

先生 王爷也对使者说 请您转达我对孔代亲王的谢

意 感谢他对我的关照

拉乌尔躬身领命

王爷又说 陛下哪天驾到

很可能今天傍晚就到 殿下

如果我不便同意 回信怎么能来得及呢

殿下 我奉命火速返回博让西 告知驿骑 驿骑再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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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代亲王 便可更改路线

陛下已经到奥尔良了吗

已经过了 殿下 这时候 王上大约已经到了默安城

朝中大臣都伴随王驾吗

是的 殿下

对了 我忘记问您 大主教起居如何

主教大人看来很康健

他的几位侄女大概都一路同来了吧

没有 殿下 主教大人让几位德 芒西尼小姐前往布鲁

瓦日 她们走卢瓦尔江左岸 王上车仗则走江右岸

怎么 玛丽 德 芒西尼小姐也离开宫廷了吗 开始

时王爷态度持重 现在有点沉不住气了

主要是玛丽 德 芒西尼小姐离开 拉乌尔含蓄地说

王爷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他当年醉心搞密谋的余兴

就剩下这么一点儿了 他接着又说

多谢 德 布拉热龙先生 您也许不愿意捎信给孔代亲

王 说我十分赏识他派来的使者 不过没关系 这话我要当面

对他讲

拉乌尔躬身道谢 感谢王爷的抬举

王爷向王妃打了个手势 王妃便敲了敲右边的一架小钟

德 圣雷密先生随即进来 餐厅里一下子又站满了人

诸位 王爷说 陛下驾幸布卢瓦 驻跸一日 这是他

给王叔的荣光 但愿王上在本府过得愉快

国王万岁 王府侍从兴高采烈地齐声高呼 而喊声最高

的还要数德 圣雷密先生

加斯东王叔耷拉下脑袋 愁云涌上心头 这 国王万岁

的呼声 从他头上掠过 他一辈子得听 一辈子不得不听 好

久听不见了 耳根倒也清净 可是现在呢 国王年轻气锐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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